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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美的工作需要採訪各行各業的人物，這是她在2011
年，採訪關西紅茶博物館時的情形 。 （黃玉美／提供）

Hakka
新客家人群像系列

People 5 堅守崗位的媒體人

打開收音機，主持人青春洋溢卻又帶點磁
性的嗓音說著一種既陌生又熟悉的語

言，播放的音樂乍聽之下似乎是流行音樂，你卻
一句也聽不懂，直到進廣告之後才發現你轉到了
客家電台，但是…不對呀！這種客家電台不都是
老頭子在主持節目嗎？你不禁懷疑起自己耳朵剛
剛聽到的真的是年輕女性的聲音嗎？你開始好奇
廣播節目的DJ到底是何許人也，而她究竟說的是
什麼語言。
許千蕙，在中央廣播電台擔任《與聽眾有

約》、《台北你我他》、《青春新世代》等節目
主持人，至今即將邁入第四個年頭，不同於其他
音樂性或談話性節目DJ，她主持的節目採用全客
語廣播，卻能吸引各年齡層及世界各地的聽眾收
聽，從年輕大學生到年近九十的白髮耆老，從鄰
近的中國大陸遠至非洲南部，處處都有她的「知
音」。

主持節目 勤學母語

其實，許千蕙在從事廣播節目之前並不會說客
家話，儘管母親是個客家人，她對於客家話的了
解僅止於「吃飽沒」、「做什麼」等簡單詞彙，
更遑論說出一句完整、邏輯清楚的客家話，要直
到二○○七年，因為主持客語節目的需要，她才
展開「尋本溯源」的母語學習。
許千蕙當初會踏入廣播的領域，首先要歸功於

妹妹許儷齡。許儷齡從小就說著一口流利的客家
話，還經常參加客語演講比賽且屢獲佳績，在一
次比賽中被央廣的導播江光大相中，進入電台播
報新聞，許千蕙便經常陪伴著妹妹進出廣播電台
學習播音技巧，儘管客家話並不標準，但憑著學
習的熱情與開朗的待人處事態度，她也被江光大
導播推薦進入央廣工作，因緣際會地踏入了傳播
領域。
開始錄製節目前，許千蕙花了兩個月的時間重

新學習客家話，這段日子對她而言相當地艱辛，
短短十五分鐘的節目往往要花上五、六個小時錄
音，還曾因為挫折感而淚灑錄音室。在客家話還
講得不甚流利時，她是拿著稿子與導播一個字、
一個字學，錄音前事先套好台詞，在開播時照本
宣科地唸稿，還曾經因為導播脫稿演出導致不知
道要說什麼的窘境。

前輩提攜 愛上廣播

許千蕙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原

「鄉親朋友大家好！捱係玉美，歡迎用快樂
的心情共下來去《過庄尋聊》！」每個

禮拜天晚上六點三十分，打開收音機將頻道轉到
FM101.5，新竹苗栗的民眾們都可以聽到黃玉美
用親切的客語向大家問候，並用流暢的聲音報導
各種客家相關活動的資訊，帶著各位聽眾朋友，
一起「過庄尋聊」，到街頭巷尾找人敘敘舊一
番。
黃玉美在中國廣播公司新竹台擔任客語節目主

持人已長達二十二年。她表示，自己並非傳播學
院的學生，也未曾有過語言表達上的專業訓練，
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參加了中廣的客語播音員的
招考，卻幸運地一腳踏入了廣播媒體界。
「這完全不在我的人生規劃裡面！」雖然黃玉

美本身是桃園縣龍潭鄉客家人，但她卻從未想過
會以「說客家話」成為自己的職業，這樣意外的
人生插曲，卻讓她在往後的二十年裡，沉澱出比
一般人對客家文化更深沉、更悠長的省思。

從歡樂寶島 到客家在流行

談到客語節目的轉變，對此黃玉美有相當深刻
的體會。當年她考進中廣，是由於當時公司急須
要有客語播音員宣導政令，因此節目完全是照著
稿子念，沒有過多的修飾、不需要生動活潑的主
持人，也沒有與聽眾交流的call-in連線，「我
那時候考進電台三天就上線，馬上就主持節目，
那時候我就覺得主持節目怎麼會這麼簡單。」對
於黃玉美來說，以母語作為表達並不是一件難
事。
然而隨著台灣政治經濟的轉變，客語節目也跟

聽友的來信是對廣播人的最棒回饋，不論是誰來信，許千
蕙總是親自回信。 （李孟東／攝）

用一口流利的客家話在錄音室錄音的許千蕙，很難想像
她不過只學了兩年的客語。 （李孟東／攝）

本只是從事多媒體動畫相關軟體的工作，由於妹妹
的關係來到了央廣主持節目，因為不是新聞本科系
畢業，加上客家話原本就不是很流利，一切都是從
頭做起，包括錄音、採訪、剪接等廣播人必學的技
術。儘管過程中仍有不少挫折，她卻樂此不疲，而
這一路上幸虧有導播江光大耐心地提攜教導，讓她
從只能一字一句的唸稿到隨口便能用客家話溝通。
現在的許千蕙，已經能夠熟練地操作電台音控、操
著一口流利的客家話，很難想像在這之前，她不過
是個懵懵懂懂的實習生罷了。

對廣播人來說，努力不見得就會有相對應的成
果，但是為了那微不足道的收穫，還是會努力的去
做好每一集節目。許千蕙說:「你有可能很努力為
了拿到二十分，但是最後結果卻只有拿到一分，但
是你為了那一分你還是很樂意去做，即使只有一分
而已都值得。」

熱情聽眾 支持鼓勵

不過，有付出的人，努力還是會被看見。許千蕙
從她的辦公桌抽屜拿出了好幾封信，這些都是各地
的聽友們寫給她的。由於她主持的節目是國際廣
播，這些信有很多都是從國外寄來的，看到聽友們
如此熱情的支持和鼓勵，她覺得這一切都值得了。
為了能夠豐富節目內容，許千蕙還必須每天不斷

地跑新聞，到各地去採訪，就在這樣剪接、採訪的
忙碌生活中大約維持了一年，許千蕙開始進入了所
謂的倦怠期，對工作沒有熱情，生活上出現低潮，
再加上自己並非電台的正式員工，聘書是一年一聘

的，心裡總有種浮浮躁躁的不確定感。
有一次跑新聞時，她到台灣各地訪問許許多多的

在台外籍傳教士，發現原來這些傳教士千里迢迢來
到台灣只為了達成傳播福音的夢想。當時採訪夥伴
唐宏安問她：「你的夢想是什麼？」許千蕙想了很
久，對於那些不曾見過面的聽友，只能以書信交流
卻沒辦法親自見上一面，她突然熱切地想要出去外
面的世界看看這些只有聽過她聲音的聽友們，就在
此時她得知客委會有個「築夢計畫」，讓年輕人可
出國圓夢。

出國圓夢 會面聽友

許千蕙想起三年前，一位與她素昧平生的老聽
眾，清明掃墓時回到了大陸一趟，回程時卻特地轉
機到台灣，送給許千蕙姐妹各一瓶香水跟一隻手
錶，儘管此舉顯得有些突兀，但是她心裡還是很高
興，希望能夠回饋聽友的熱情。由於這位老聽友已
屆耄耋之年，又住在非洲南端一個名為留尼旺的小

黃玉美在中廣錄客語廣播節目、與聽眾互動，是她每天最愉快的時間。 （黃玉美／提供）

親切、熱情、好客，這是我對許千蕙的第
一印象，從訪問前的約訪到訪問後的閒聊，
他對於我這個僅是第一次見面的陌生人卻沒
有任何的距離感，或許是年齡相近，又或許
是個性使然，她就像一位親切的鄰家大姊一
般，跟我介紹著電台的環境、設備。看得出
來她對於遇見的每一個人都相當珍惜，不論
是採訪對象、電台導播或是像我這樣子的陌
生人，也許也正是這樣的特質，她才能夠透
過廣播這個媒介，結識各界好友吧！我想這
也是身為一個廣播人必備的特質。
由於本身也在學校的電台主持節目，對於

這次的採訪有一部分的成分算是來觀摩學習
人家是如何做廣播的吧？有時候自己做著做
著也會有種無力感，收聽的人數這麼少，我
這麼努力做節目沒有得到相對的回報，值得
嗎？
許千蕙的故事卻告訴我，即使只有一個聽

眾，都值得！當初她也沒想過能拿下客家新
聞獎第一名，只是很開心能夠投入廣播並且
得到聽眾的迴響。許千蕙從已經塞滿稿件的
抽屜裡拿出幾份海外聽眾朋友寄來的收聽報
告表，告訴我，海外有這麼多人期待收聽我
們的節目，我們不應該拿出同樣的誠意給予
回報嗎？我想，這些手寫信件已經說明了廣
播的價值了。� （李孟東）

只有一個聽眾 也值得

■採訪側記■

■李孟東／報導

許千蕙
讓世界聽見客家

原本不太會說客語的DJ

在南非看見台灣人開的超市，令許千蕙印象深刻。 
 （許千蕙／提供）

許千蕙參加客委會築夢計畫遠渡重洋來到半個地球遠的南
非與當地聽友相見歡。 （許千蕙／提供）

著轉型，主持內容從單純的念誦稿子，到需要與觀
眾互動，並用幽默且生活化的方式播報資訊。黃玉
美從當年主持《歡樂寶島》，到近幾年的《客家在
流行》，從節目名稱的變化即可一窺社會脈絡的轉
變，客語節目的內容從公共的服務，搖身一變為對
休閒娛樂資訊的提供。
然而由於客家聽眾市場不大，在公司營運的經營

考量下，客語節目漸不受到重視，中廣新竹台的客
語節目基於人力等各方考量，從一天兩小時縮減
到一週半小時，語言的表達也從純客語到國客語混
雜，黃玉美說，客語的聽眾人口不斷地在萎縮、老

化，客家語言的豐富度也漸漸地在流失當中。

跟時間賽跑 搶救傳統文化

擁有許多節目、活動主持經驗的黃玉美表示，自
己最喜歡的工作就是採訪。採訪的重點在「人」，
而每個人擁有不同的生命經驗，因此採訪不同的人
就像讀不同的書，從接觸的過程中互動，互動的過
程中思考，思考後進而再重新反省，反省回歸到本
身的客家文化。黃玉美說，「很慶幸在進中廣之後
主持節目，然後把我的客家話保留下來，因為我覺

得常講、常去採訪一些耆老，就會知道一些俚語，
就會把客家話撿回來。」
然而在採訪的過程中，黃玉美不禁感慨，做客家

文化就是在「跟時間賽跑」。她曾到新埔採訪過一
位百年打鐵老店的老先生，然而當下次要再去採訪
時，這位老先生已經過世了。當提起這段採訪的經
歷時，黃玉美有些哽咽，她說老一輩的人走了，現
在的年輕人又越來越不說客語，語言的豐富度就會
不斷地下降，假如老一輩的人客語的豐富度是百分
之百的話，到她可能只能保存百分之七十，再下一
代甚至可能只能保留百分之三十的客家語言。
看著客家文化漸漸凋零，最懂客家文化的人們卻

無法永遠駐守，黃玉美說自己所能做的就是從生活
中盡可能地去影響，小到拉著身旁的人說客家話、
分享客家生活，大到利用自己的傳播的力量和影響
力，去影響更多的人和聽眾，在分享的過程中去引
起共鳴，讓更多人了解客家文化。

進修再學習 文化融入生活

黃玉美目前在交通大學客家文化與社會在職專班
進修，已有相當豐厚實務經驗的她謙虛地表示，
「學而後知不足」，雖然工作上經常接觸客家文化
相關事物，對於客家的時事和文化略懂一些，但對
於學理方面的知識，卻欠缺有系統的整理，因此自
發性地來進修學習，希望能了解客家文化的完整脈
絡。
對於客家文化的認識，黃玉美總是不斷地在重新

認知與補足。原本客語只會四縣腔的她，為了採訪
新竹的民眾，學會了當地常用的海陸腔；原本對於
父母與長輩的客語對談沒有特別感受的她，以客語
廣播做為職業後，開始留意老一輩們說的俚語，並
珍惜與父母用客語對話的時光；原本只是想一窺電
台真面目的她，為了持續客語的節目，積極爭取文
建會、客委會，新聞局的經費，製播客語節目。
黃玉美在客語廣播界這一待，就待了二十年，這

樣滴滴點點地累積，了解了更多更全面的客家文
化，也沉澱出更濃醇更深遠的客家本色。黃玉美堅
定地說：「其實（客家）文化早就已經是我的一部
分了。」

島，距離遙遠，為了和他再見上一面，於是許千
蕙的築夢計畫就以這位老先生當作主軸。
在非洲模里西斯、南非、留尼旺等地旅行，會

見了聽友們，聽了他們的故事，許千蕙才發現原
來在海外還是有許許多多的客家人，他們默默地
在異地打拚、落地生根，卻仍然心繫台灣，這些
聽友鄉親們一得知許千蕙要來拜訪他們，每個都
興奮的像小孩子一樣，儘管他們的年歲都已不小
了。

極力推薦 客家歌手

隨著多元文化的觀念逐漸普及，大家也逐漸認
識客家文化，然而大眾對於客家文化的認識仍然
相當有限。許千蕙說，她以前不太聽客家歌，對
於客家山歌總是敬而遠之，可是卻在後來接觸到
各種原創的客家歌曲，其中融合許多創新的素
材，像是嘻哈、流行、電音、搖滾、funk等等，
她聽過後大受啟發。
她說，「我們常常在聽的西洋流行歌曲，不見

得人人都聽得懂歌詞，卻依然受到大眾歡迎，而
台灣的本土客家流行歌卻遭受冷落，這樣子不是
很悲哀嗎？」於是她除了在廣播上與大家分享客
家歌曲之外，也會不厭其煩地向身邊的好友推薦
這些原創的客家歌手。
在採訪中認識的客家人，每一個都人有屬於他

們的故事，許千蕙透過廣播將這些屬於客家獨有
的精神文化轉化成聲音，播送給全世界，讓全世
界都聽得見客家的聲音。

黃玉美不愧為專業的廣播電台主持人，在
採訪的過程中，我這位菜鳥記者提一個小問
題，她便可長篇大論，並且滔滔不絕地說出
許多值得記錄下來的「新聞點」。然而採訪
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便是黃玉美激動
落淚的過程。
當黃玉美提到客語的流失，語言豐富度的

下降，以及假如年長的父母離去後，誰能和
自己用客語對話的擔憂，她便落下淚來，哽
咽許久。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位對客家文化有
深深認同的人，心中的憂傷與擔心，以及對
於無法為這文化做更多時，無能為力的沉重
感。
但是身為一位有新聞敏感度的記者，當有

淚水出現時怎能輕易放過，我知道這是按下
快門的極佳時機，但我又無法泯滅人性，拿
起照相機猛力拍攝眼前這位受訪者的悲傷
情狀，只好在遞完衛生紙後，悄悄地拿起相
機，說出一句：「這個…我可不可以…拍一
張你真情流露的照片…?」
然而她哭得太傷心，我也不知道她的無言

是否代表默許，因此我也不敢站起來取角
度、拍特寫，只好把相機拿在胸前隨便按個
兩下，甚至不敢拿到臉前仔細看照片構圖。
結果就是這張失敗的照片，被傳寫課助教拿
來當作上課檢討的簡報照片，標題是：「照
片模糊、不知要表達的重點為何。」
只能說，悲劇一件，記者難為啊。�

� （李靖淳）

受訪者淚水 要擦還是要拍？

■採訪側記■

與父母感情濃厚的黃玉美提到父母時，不禁潸然淚
下。 （李靖淳／攝）

快樂過庄尋聊

■李靖淳／報導

黃玉美
22年 一點一滴撿回客家話

許千蕙是個絲毫沒有架式的大姊姊，總是以交
朋友的態度對待每一位受訪者。 
 （李孟東／攝）

除了在電台工作，黃玉美也常常主持客家相關活動，此
為2010年主持「新竹天穿日」活動，左為新竹市市長許
明財。 （黃玉美／提供）


